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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心窗
片羽片羽

江海江海
风情风情

近期在女儿女婿家。
大外孙读初中了，平时学习任务繁忙，

有时还要上网课，小外孙读一年级，作业不
多，自打上学起就参加了学校羽毛球队，放
学后便在羽毛球馆挥拍训练，每天都充满
着活力和生机，他的笑脸和话语常常令人
忍俊不禁。

阳春三月，学校要组织春游。二宝一
到家就嚷嚷着叫爸爸妈妈带他去超市买饮
料、水果和甜点等食品。次日一大早，我特
地对二宝说：“你哥哥一年级时去春游，到
公园后忙着和几个同学在树荫下铺地毯，
结果放在一旁的食品包被一个女生误以为
是废弃物给扔掉了，你的食品包可要收好
哦。”二宝瞪大了眼睛对我打了个手势说
OK，便高兴地去了学校。下午春游完回到
家，他满脸难过地对外婆说：“我的袋子被
同学扔了。”我看着二宝的委屈样不忍责怪
他，问道：“那中午吃了什么？”二宝在外婆
耳边悄悄地嘀咕了一通，外婆竟笑出了
声。原来二宝在蒙我，他跟外婆说：“我袋
子里装的全是吃完东西后的垃圾！”这小子
分明是对我早晨的嘱咐作回应呀。

星期天下午，二宝从小卧室走出来兴
冲冲地对我说：“外公，我把作业全做完
了。”我看他轻松的样子，说道：“那让你猜
个字吧，‘太’字去掉一点读什么？”二宝脱
口而出：“大。”我说：“错了，去掉‘一’和

‘点’，应该读‘人’。”二宝眨眨眼睛，似已明
白，却立马回击：“我也给你猜个字，双Mu
不是林，是什么？”我一下子卡壳了，二宝眼
角透着得意的目光说道：“公布答案：相！”
我有些目瞪口呆了。

二宝上幼儿园时，他哥哥就经常拿着
《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画本给他讲故事，
他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超强，把人物姓
名及故事情节都记在了小脑袋里。那天
晚上睡觉前，二宝又缠着我讲故事，我即
兴开讲“武松醉打蒋门神”。因晚饭时喝
了点小酒，有些犯困，把张青、孙二娘、施
恩等人名弄交叉了，二宝却睡意全无，一
双小手捧着我的脸，精神气十足地说：“外
公你讲错了。”

二宝放学后参加羽毛球训练，到家总
要先冲澡，有时叫我帮着搓背，还问：“脏
吗？”我说：“你背上的老坑像面条。”他转过
头来做了个鬼脸，还把手上的水滴朝我身
上甩：“不可能像面条。”我问道：“那像什么
呢？”他不假思索地说：“像我擦橡皮时的橡
皮屑吧。”我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内心
却感觉宝贝儿形容得蛮准确嘛！

期中考试结束后学校开家长会，数学
老师既表扬他又批评他，表扬的是有一道
附加题，全班小朋友基本都没答对，他却做
出来了；批评的是有一道数同形状同颜色
图案的题目，全班小朋友基本都答对了，他
却做错了。我问他原因？二宝答非所问：

“数学老师喜欢我，上星期在课堂上写作
业，老师让我把不乖的小朋友记下来。”我
很好奇，连忙问：“有几个小朋友不乖？”二
宝睁大了眼睛：“我把全班同学都记下来
了！”我惊愕地看着夫人哑然失笑，这不是
给老师出难题吗？

前些天吃晚饭时，二宝特地坐到我旁
边说：“外公，一块布三个点，是什么东东？”
我信口答道：“是三角形吧。”二宝笑容灿烂
且提高了嗓音：“是红领巾！我们老师说六
一儿童节我要戴红领巾了。”我立马夹了块
菜给他，以示奖励。

总给你惊喜
◎史国华

历代咏狼山诗，王安石《狼山
观海》堪称翘楚。“遨游半在江湖
里，始觉今朝眼界开。”可以想
见，王安石曾泛舟江海，所见不
过寻常，及至居高送目，视野顿
开。诗中体悟，惟亲自登临而不
得！由此观之，荆公或曾驻足南
通之地。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
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唐
宋八大家”之一，世称王荆公。
王安石官至宰相，然而，关于其

“基层工作”之通州（今南通）履
历，史书各执一词，坊间津津乐
道，悬疑千年。

北宋时，海门、静海两县并隶
于通州。考诸现存史料，较早记
载王安石任海门县令者，为明嘉
靖《海门县志》（1536），其载曰：王
安石“擢进士第，佥书淮南，至和
为海门令，治声藉甚”。嘉靖《海
门县志》为崔桐主导修撰。崔桐
者，海门县人，明正德十一年
（1516）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国
子监司业、礼部右侍郎等职。史
书评其“文章气节，为时所重”。
崔桐过目确认王安石曾知海门，
似无须置疑。之后，明万历《通州
志》（1578）、清顺治《海门县志》
（1656）、清 雍 正《扬 州 府 志》
（1733）、清 道 光《海 门 县 志》
（1831）等地方志书皆承前说。万
历《通州志》在记载其任职外，还
列出政绩，王安石“庆历二年进
士，授签书淮南判官，调知鄞县，
迁海门县令。在海门，兴水利，劝
农桑，民甚德之”。如此言之凿
凿，似有具体史实佐证，更让人对
其这段经历深信不疑。

因有明清方志记载，后人遂
随手援引，以致王安石“至和为海
门令”之说，散见于其后史籍及今
时文章，辗转相承，几成定论。

然而，蹊跷之处在于，《宋史》
及《王荆文公年谱》等权威典籍，
皆无王安石任海门知县之记载。
清代学人蔡上翔积数十年心血，
对王安石生平、政绩、著作等进行
详密考辨，所撰《王荆公年谱考
略》中，亦未曾言及其任海门县令
一事。

按明清方志所言，王安石履
职海门在北宋至和年间（1054~
1056）。然查《宋史》本传及年谱，

此三年间，荆公初任舒州通判，后
赴任群牧判官。此亦由欧阳修
嘉祐元年（1056）上疏举荐可证：

“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
名当世……所谓无施不可者。”
表明此间确在群牧判官位上。
直至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外
放知常州。

依常理而论，地方之任职，非
“个人申报事项”，自当有明确记
载。《宋史》既为其立传，理应也不
会遗留此段经历！

王安石早期确有任知县之
经历，但地点却在鄞县。庆历七
年（1047）王安石“调知鄞县”，
《宋史》称其任上“起堤堰，决陂
塘，为水陆之利”，此与万历《通
州志》记其“在海门，兴水利，劝
农桑，民甚德之”之赞语，颇相仿
佛。鄞县即今宁波市鄞州区，而
海门则在长江之尾，虽两地同为
滨海之区，然相距遥远，加之“海
门”“鄞县”音、形迥异，“王安石
为海门令”一说，该并非为混淆
附会之虞！

诚然，一些地方野史常附会
名人游历或任职，以彰声望。而
正史方志则恪守实录精神，鲜有
此类虚妄之举！那么，这种历史
记载之歧异，究竟因何而生？

历史常于其幽微之处设下伏
笔，当你困于谜团之时，不经意间
忽见玄机，眼前顿时一亮。历史
之“梗”，或许正藏于此间！

海门旧县常受海潮侵袭。宋
至和年间（1054~1056），沈起在
原范公堤基础上向东南继续筑
堤，延伸35公里至吕四场，是为

“沈公堤”，水患之患，遂得缓解。
其又疏浚河道，发展农业，吸引流
民回归。王安石盛赞其功，作《海
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以褒奖，赞
曰：“今沈君之绩，虽古之良吏，何
以加兹？”

然 而 ，查 阅 宋 宝 庆 三 年
（1227）王象之编《舆地纪胜》，却
见记有如下文字：“至和间王安石
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海门兴
利记》。”此句中第二个“为”字，实
乃衍文。后人误读，以为“至和间
王安石为海门县令，沈兴宗为撰
《海门兴利记》”，遂将王安石误为
海门县令。须知，明嘉靖《海门县
志》为存世最早海门县志，该志既

有如此结论，且有王安石《狼山观
海》诗佐证，后人便不作怀疑，以
致讹传至今！

沈起者，字兴宗，乃明州鄞县
人，北宋能臣，至和年间（1054~
1056），曾任海门县令。本来，此
等基层政绩，亦难称惊世之举，往
往在浩瀚史海中难留痕迹。然
则，沈起之幸，在于与王安石相交
甚笃！

查《宋史》及相关典籍所记王
安石、沈起科举、从政轨迹，可以
隐约见得二人何以交好之脉络。
沈起较王安石年长四岁，二人为
宋庆历二年（1042）同榜进士，于
科举中结识。此后，王安石任职
淮南节度判官，又恰逢赴沈起家
乡鄞县任县令，成其“父母官”。
二人关系愈益加深，遂有《海门兴
利记》传世。

依我之见，《海门兴利记》恐
非荆公主动为之，多半是沈起邀
约之作。沈起亲民兴利之举颇受
赞誉，得包拯举荐，累迁监察御
史，京东提点刑狱、湖南转运使等
职，均有建树。本来，王安石为其
撰文颂德，本属寻常之举，未料竟
成后世误会之源！

历史就这样不经意间开了个
大玩笑！

对王安石之评价，明清两代，
官方及主流士人大多承南宋之
议，持贬抑态度，甚至将其视为

“亡国祸首”。而至清末，梁启超
则高度评价其德行、气节、事业及
文章，认为其乃“三代”（夏、商、
周）之下第一完人。然无论毁
誉，王安石之文学造诣始终备受
推崇，尤以散文雄健、诗律精工
影响深远。他与苏轼同列“唐宋
八大家”，虽政见对立，而在文学
上则惺惺相惜、互生钦慕。王安
石虽未曾履职南通，但留下之《狼
山观海》已成千古绝响，诚为江海
之幸！

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嘉靖《海
门县志》及其后明清海门、通州史
志，亦多收录王安石所撰《海门兴
利记》全文。倘若彼时编纂、校录
者稍加用心，又怎会闹出这等“乌
龙”？！而今人涉猎王安石此段经
历，若能稍作浏览此文，又何至于
以讹传讹、谬误至今！

看来，糊涂古今同！

王安石南通履历辨疑
◎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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